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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梅

一

大冶本是有水的。
在长江中游鄂东南隆起的丘陵之间，流淌着

一条条清洌的小河，绢绸一般缠绕着黛色山岗与
金黄田畴，富水河流经大冶西部，汇入长江；另一
条大冶河贯穿南北，汇入湖泊。水波荡漾的大冶
湖、保安湖、三山湖四季不冻，水量充沛，碧玉镜
一般映照着成群飞鸟的起落。受海陆季风控制
的亚热带气候，塑造了中国南方鱼米之乡的明
媚，也赋予了江南的四季常绿、温和湿润，湖北大
冶正在其间。古人称大冶为“百里黄金地、江南
聚宝盆”，这里既有江南水乡的柔婉，却又有着深
埋的坚硬。

大冶距武汉约90公里，记得从我曾居住过的
武汉岳家嘴附近出发，掠过东湖的粼粼波光，经武
黄高速不多久，前方便远远显出起伏的山峦，蜿蜒
且又硬朗，那正是大冶矿脉透露出的筋骨。大冶
这地名来历久远，北宋乾德五年（公元967年），南
唐国主李煜将此地设为大冶县，名称则取自《庄
子·大宗师》中的“天地为大炉，造化为大冶”，寓意

“大兴炉冶”。
这片土地的宝藏经大炉熔化冶炼，与哲学巧

妙意会。
我第一次站在被称作“矿冶大峡谷”的边沿，

弯腰俯瞰那四百多米深的矿坑时，虽然早已得知
这深坑的由来，但眼前带有锈铜的黄褐岩壁以及
奇幻一般的垂直深度，仍然令人大为吃惊。而来
到另一处著名的铜绿山古铜矿遗址之后，更不能
不为4000多年前夏商周时期的井下开采和鼓风
竖炉炼铜先进技术而惊叹不已。

大冶被考古专家认为是华夏青铜文化的发祥
地。

大自然对大冶的馈赠格外厚实，铜、铁、金等
矿产资源富集，聪明的人类很早就开始在此采挖，
从现有的史料和传说里可以得知，大冶的采矿活
动从夏代萌芽，商代初具规模，至西周至春秋时期
便发展为集探矿、开采、冶炼、运输于一体的复杂
产业体系。其技术成就和资源输出能力，达到了
商周青铜时代的顶峰。那时发明的群井与短巷联
合开采技术，直达地下的竖井，采用榫卯套接的木
支护结构，不仅牢固了井巷支护，还可排水、通
风。更令人叹服的是，鼓风竖炉可将冶铜温度提
升至1200℃，粗铜纯度达93%以上，炉渣含铜量
仅0.7%，几乎接近现代排渣标准。

中国青铜文明的格局沿着长江水系漫延开
来，而今在武汉盘龙城，西周宝鸡弓鱼国墓地、随
州曾侯乙墓编钟等地发现的青铜器，均被证实其
铜料来源于大冶铜绿山，其冶炼工艺已在同时期
的世界范围内处于领先地位。

而今，那些依稀可见的采矿凿痕和堆积散落
的泛着绿光的矿渣沉默着，但你可以想象，它们被
多少人触摸过，有多少无名者的指纹，以及他们的
汗水流过的气息，隐藏在肉眼看不清的纹理里，而
那正是上古时期以来人类活跃的实证。

大冶的冶炼史，透射着中国的文明史，从夏商
周时期直至当代，大冶以“中国铜都”闻名，其冶炼
技术和产业规模延续了数千年。

大冶的水也为其支撑了数千年。

二

上善若水，大自然离不开水，人类离不开水。
冶炼也离不开水。
一个个民间传说并非捕风捉影，它们好比隐

秘的索引，可将人们领入历史的深处。从大冶的
传说里可以得知，南朝宋武帝刘裕在此铸兵器并
葬衣冠于铁山，所谓“铁山埋剑”。隋唐时期，隋炀
帝杨广在铁山南设十炉铸造五铢钱，使大冶成为
江南货币铸造中心。从那时起，一年年的，流经矿
山的河水便带着赭红色的矿砂，在青石间冲刷出
深浅不一的凹槽，河谷深处的冶铁作坊，水轮转动
的吱呀声，混合着斧凿砍伐的脆响，长年经久不息
地回荡在山野里。

唐代之后，大冶从采铜为主转向采铁，并设立
了采矿和冶炼的专门机构，好比是现代的钢铁厂，
却叫了一个堪比书院名称的“青山场院”。青山两
字表明，那时的矿山仍被青翠的树木覆盖着，山间
流淌着朝向长江的潺潺溪水。

南宋留有岳家军在大冶“劈山开矿、锻造大冶
之剑”的传说。南宋名将岳飞曾带兵驻扎鄂州（今
武昌）。在武昌区与洪山区交界的沙湖东南角，有
一处岳家嘴，过去我家住武昌时经常路过，最初以
为岳家嘴只是过去渔村的地名，后来才得知却是
因岳家军驻扎于此而得名。沙湖连通长江，水域
开阔，南宋绍兴四年，岳飞收复襄阳六郡后，为巩
固长江中游防务，在岳家嘴设立了水军训练基地，
打造楼船、艨艟等战船，演练水战战术，同时将大
冶作为重要的兵器补给地。《大冶县志》中有岳家
军“屯兵于姜桥，采矿于龙角”的记载。考古发现，
大冶陈贵镇铁炉庄为岳家军兵工厂遗址，出土大
量宋代兵器残件及冶炼遗迹。证明岳家军曾在铁
山、铜绿山等地设立冶铸作坊，利用当地“块炼铁”
技术打造兵器，史称“大冶之剑”。这些利剑刚柔
并济、削铁如泥，成为岳家军克敌制胜的利器，岳
飞威震四方的丈八铁枪，便是在此经过“九炼九
淬”锻造而成的。

大冶之剑，由大冶之铁，经大冶之炉，又经大
冶之水，九炼九淬而成。“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
掠”，被老百姓深深拥戴的岳家军纪律严明，精忠
报国，令敌军闻风丧胆的大冶之剑与之相配，寒光
凛凛。那是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光芒，“待从头、
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三

大冶的铁山与溪河，浸透了近现代半殖民地
中国的屈辱。

19世纪末，中国面临军事工业原料短缺的困
境，进口钢材占到国内需求的80%以上。湖广总
督张之洞将目光投向大冶，在武昌设立了湖北铁

政局，统筹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及马鞍山煤矿，引
进蒸汽动力凿岩机、空气压缩机等设备，一下子让
开采效率较传统人力提升了20倍。大冶铁矿成
为中国第一个用近代技术开采的大型露天铁矿，
其产量在1896—1934年间占全国机械开采总量
的60%以上。但尽管张之洞的开发具有抵御列强
经济侵略的意图，却因清政府腐败及技术依赖，最
终仍未能摆脱被外资控制的命运，核心设备及技
术全由英、德工程师掌控，中国工人仅能从事繁重
的基础劳动。

而掠夺式开采导致矿山周围的生态开始急剧
恶化。

日本自19世纪末通过不平等条约逐渐渗透，
1899年迫使清政府签订《煤铁互售合同》，以低价
锁定大冶铁矿石供应，合同规定每吨矿石仅售3
元，而“一战”期间国际市场价高达20元，并派遣
日籍人员常驻矿山监督开采。1938年10月日军
占领大冶后，成立“大冶矿业所”，日本制铁株式会
社强占汉冶萍公司所属矿山及周边民田，将矿区
变为军事管制区，周围架设高压电网，设立碉堡岗
哨，强征约1.4万名中国劳工（含战俘和沦陷区平
民），实施法西斯式管理。矿工出入需搜身检查，
稍有反抗即遭枪杀或活埋。铁山地区因此留下了
日军屠杀平民和矿工的“万人坑”“血水塘”。

日本军队为了“以战养战”扩大侵略，疯狂地
实行掠夺式开采，采取不分昼夜的露天与地下同
时作业，而且只开采高品位矿石（含铁量超60%），
致使大冶铁矿开采寿命至少缩短50年，优质铁矿
几近耗尽。并导致废石随意堆积，矿区塌陷、地表
变形，狮子山采区因过度开采形成深444米、面积
108万平方米的“亚洲第一天坑”，周边堆积废石
3.7亿吨，方圆数里水土流失、土地沙化，寸草不
生。

不能忘怀的是，日本军队通过汉冶萍公司的
债务链条，将大冶铁矿变为其钢铁工业的“海外原
料基地”，累计从大冶铁矿掠走1550.8万吨铁矿
石，占1893—1945年总产量的74%。而在大冶掠
夺的大部分铁矿，直接运往日本八幡制铁所制造
杀人的武器，军舰、坦克、枪支、刺刀，转过头来用
于杀戮中国人。

夺中国之铁，溅中国人之血。何其悲惨？
1945年日本投降后，矿工们愤怒地拆除日军碉堡，
在矿渣堆上竖起了“永记国耻”纪念碑。

然而，山里的溪水载不走那些伤痛。
大冶的水，不再洁净了。

四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1955年，大冶铁矿重建，
成为武钢原料基地，为铸起中国钢铁脊梁，大量的
矿石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武钢，在那里化为铁水，化
为坚钢。但这片河湖交叉之地，居然没有水可喝
了。

历史的伤痛是那样的深，被污染的水沉疴已
久。

21世纪初，大冶市作为湖北省重要的工矿城
市，用水成为最大的难题。虽然河流就在身边，但
细碎的铁屑沉积在水底，又漫进港汊，在水草根部
结成铁壳，芦苇叶片上总像是蒙着一层洗不净的
褐灰。青山不再，河岸边郁郁葱葱的森林已经消
失，飞鸟走兽也都早已远走他乡，另择良居。雨水
冲刷着毫无遮拦的山坡，将更多的泥沙碎矿带入
河道，流水带着大风都吹不散的矿石腥气。检测
显示，大冶湖的沉积物砷含量竟高达266mg/kg，
远超未受污染湖泊的数十倍。鱼类在这里难以生
存，从66种锐减至27种。

孩子们被严格禁止在湖边戏水。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呢？从前，这里的人

们主要以大冶湖作为水源，后来不得不改饮井水，
但地下水位不断下降，水井也逐渐干涸。后来到
了夏季，只能靠政府派洒水车送水。有那么些年，
大冶不得不向黄石市“买水喝”，但黄石市自来水
公司转供的长江水，日供能力仅5万吨，远远满足
不了大冶城乡的需求。

大冶干渴。
今年夏季，我们来到大冶，听到从前缺水的介

绍，但眼前看到的却是青山绿水，与生态恶化的描
述截然不同，而且饮用的水清甜洁净，便迫不及待
地问，如今饮用的水是从哪来的呢？

引来的。大冶人也迫不及待地回答说，从阳
新那边引来的。

原来，在水源窘迫的2015年春，一群“劲牌”
人铺开了引水的蓝图。领头者叫吴少勋，他1956
年出生于大冶一个农村家庭，18岁参军入伍，在部
队熔炉六年时光里，磨砺出坚韧踏实、不偷懒、肯
钻研的品格。从部队转业回到大冶后，他从纱厂
到酒厂，当了多年工人，也掌握了好些技能。1987
年，他接手濒临破产的酒厂，凭着一股子钻研劲
儿，踏遍湘鄂赣的深山，在南方民间药材泡酒的习
俗中得到了启发，创出了“中国劲酒”的响亮品牌。

“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哟”，这句令人喜爱的
广告语，成为几代人的集体记忆，也奠定了劲牌健
康企业的底色。

为寻找符合“四季长流、百公里无污染源”的
酿酒水源，劲牌选址小组曾踏遍湘鄂赣三省交界
的崇山峻岭，最终在阳新县王英水库（又名仙岛
湖）旁，发现了从天然溶洞里涌出的双龙泉，恰如
大自然为酿酒人准备的玉液琼浆。2015年大冶遭
遇罕见干旱，缺水的情况益发严重，吴少勋带着矿
泉水瓶走遍城乡，瓶中浑浊的水样与双龙泉水的
清澈形成刺目对比，“酿酒需好水，百姓更需好
水”，他要把好水引进千万百姓家。

从仙岛湖起步，投资9亿元、日均供水20万
吨的阳新引水工程在劲牌人的努力下得以开工，
水管如银色的绸带，顺着山势向西北延伸。凿岩
机穿透岩壁，隧洞每推进一米，引水的希望就多
了一层。跨过丘陵的褶皱，穿过稻田的绿意，避
开村落的屋舍，2017年1月，第一股清水顺着管
道流进了大冶水厂。这股来自双龙泉的一级饮
用水，从此顺着管网流向千万户街巷人家，带着
青山间的凉意，也带着劲牌公司饮水思源，回报
社会的情意。

经过山体过滤与管道净化双重屏障的泉水，
水质经检测竟比原水更优，不仅让酒厂车间清水
盈盈，更让大冶百万居民从此喝上了清甜的水。

五

听了“引水”的故事，不由对劲牌这个从地方
小厂成长为产品远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健康
企业心生敬意。领头人吴少勋曾先后获“全国五
一劳动奖章”“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等称号，从乡村
振兴到灾害救助，从中药种植基地到社区养老中
心，这家以酒起家的企业，把社会责任酿成了事业
的底色。截至 2024 年，劲牌的公益捐赠已达
37.21亿元，四次获得“中华慈善奖”。

中华大地上，从来就有的慷慨大义，友好相
助，在硬朗的大冶自成风尚。

恰是七月艳阳，我站在一条绿树拥偎的小河
旁，河堤草坪上盛开的小花构成了“生态优先”的
醒目大字。只见河里的水不再泛黄，曾经的污水
口被石块与草木封堵，茂密的芦苇丛中，不时有成
群的水鸟飞起，鸟儿的翅尖掠过湖面，牵起细碎的
涟漪。埋在地下的管网里流淌着涓涓泉水，乡村
的压水井成了怀念乡愁的打卡点，田地里的禾苗
翠生生的。大冶湖通过“以渔治水”，生态得以修
复，鱼儿种类恢复至66种。

大冶的引水，引来的不仅是清泉，还引来了爱
和生命的美好。

矿山人曾一年年地用蛇皮袋背着泥土上山，
在被遗弃的硬岩废石场上种下耐旱的刺槐。石头
缝隙里扎根的树木，十年后连成万亩槐花林，每年
四月，雪白的花瓣落在曾经的矿渣上，形成石头上
开花的奇观，也成为亚洲最大硬岩复垦基地。铜
绿山古铜矿遗址馆以沉浸式展陈，再现古代矿冶
智慧。曾经昏天黑地的工业区，转型为黄石国家
矿山公园，市民们在这里散步健身，唱歌跳舞。水
轮遗址旁立着生态监测牌，孩子们在昔日的废石
场上奔跑，他们脚下的每一块石头都可能带着铁
火的记忆，传递给奔跑中的孩子。

那坑壁上的刺槐林，在灰黑色的岩石间，绿色
的枝叶倔强地伸展着。当年矿工的后代成了护林
人，说起跟前辈们一起种树仍感慨不已，这些树是
种在石头缝里的，每一棵都要先凿出半米深的坑，
填上土，再浇上几十桶水，活下来真不容易。但如
今，刺槐林给山体披上了绿装，风一吹，树叶沙沙
直响，千年前的“青山场院”仿佛就在这树叶的低
语中，被真切地唤回。

□ 李俏梅

萧红在《回忆鲁迅先生》一文中写道：
“鲁迅先生说：‘公园的样子我知道的……
一进门分做两条路，一条通左边，一条通
右边，沿着路种着点柳树什么的，树下摆
着几张长椅子，再远一点有个水池子。’”
鲁迅先生对公园的描述极其有趣，高度抽
象了公园的结构特征，可以看作是有心去
逛而抽不出时间之后对于公园的一种调
侃。

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哪怕是最
洋派的城市上海，公园也是不多的。现代
公园最早产生于19世纪中期工业革命后
的英国，是城市化进程中对于“田园城市”
的向往的产物，也是一个非常有意味的现
代城市公共空间。公园对于中国是一个
舶来品——中国自古以来有很多园林，但
那多是“私园”，有钱人的私家享乐空间
——直到1905年，据说才有无锡的几个
乡绅，将几处私家小花园联结起来，又加
了些小桥流水形成了一处对外开放的公
园，并命名为“公花园”，这是中国人自己
建造的第一个公园。

武汉最早的公园当是1929年正式建
成开放的汉口中山公园，也是在私家园林
的基础上建成的——可见中国公园的文
化品格其实是中西合璧的，引入了公园的
概念之后，建什么风格的公园就是自主的
了——关键必须是public的，向公众开
放的。我记忆中很长一段时间，公园还是
要收门票的，随着经济的发展，现在大部
分公园是免费的了——实现了对于市民、
公众纯福利性的服务。而在中国所有的
城市中，武汉公园建设的步伐相当亮眼，
超过很多一线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广州
等，深圳的公园据说数量上已经超过武
汉，但窃以为综合魅力包括历史文化的含
量、规模等，还是难以跟武汉比的。武汉
公园的数量也已经相当可观，目前已逾
900座，在向“千园之城”进发，这使得武
汉变成一个非常美丽宜居的城市。

为什么要写《公园记》这样一本诗
集？阿毛自述是在解放公园的一次读诗
会触动了她，使她萌生出“为武汉的每一
座公园写一首诗”的愿望。公园题材的确
是一个新颖别致的题材，阿毛之前并未有
人集中书写过。作为现代城市空间，公园
具有开放与包容、自然与人工、动态与静
态、孤独与聚集等复杂的二重属性，又是
城市历史与个人记忆的载体，是一处丰
富、独特的诗意空间。2021年以来的三
年时间里阿毛孜孜不倦地跑了很多公园，
再加上之前所作的50多首，构成了《公园
记》300多首诗歌的由来。

阿毛的公园诗表现了公园空间的这
种丰富性和二重性，特别接地气，有在场

感和画面感。花草在诗里出现的频率相
当高，如她写《府河郊野公园》：“她们摘了
几碗桑椹、几碗樱桃∕放在大滨菊挨着的
赛车上∕∕紫色酢浆草、蓝色婆婆纳∕看
着半空的红帽∕高空的风筝∕孩子们的
草地午餐∕摇曳着光影和花香”，令人想
起孔夫子的教诲：“多识草木鸟兽之名”。
花草之名本身自含诗意，亦是现代园艺发
展的标志。所有这些花木，包括公园里的
咖啡屋、时见鹿（书店）、游乐场、美术馆、
展览馆、露营帐篷、无人机等现代设施都
是我们生存环境的一部分，这些司空见惯
的现代之物，如果从文化的眼光打量，就
显示了生活的变迁和文明的发展。除纷
纭的现代事物之外，公园亦是历史文化古
迹密集的所在，不少公园就是以古迹为核
心的展示。在阿毛的诗里，我们看到很多
武汉的历史文化古迹和古老的地标，包括
黄鹤楼、晴川阁、鹦鹉洲、琴台、宝通禅寺、
无影塔、古德寺、问津书院等，它们与周围
的现代事物已经融为一体，形成一个相当
综合的历史文化体，是自然美景、文化古
迹与现代生活方式的交融。阿毛通常用
一种后现代的并置手法展现这个文化综
合体，如《古德寺所见》：“露脐装、超短裙、
勾肩搭背者禁入∕但古德寺仍成为∕时
尚T台∕恋人秀场∕∕……少数人以跪
拜双膝与扫描二维码∕表达虔诚∕∕供
奉香火的场景∕在自拍或者他拍的抖音
里∕像前世……佛脚，或伫立的风∕为寺
香染上世俗而羞愧”。诗人首先说庄严的
佛教重地有一些行为规范，衣着上有一些
要求，但现代生活风尚是挡不住的，富有
侵蚀性的，这个古老的寺庙依然成为了

“时尚T台∕恋人秀场”，有人甚至跪拜的
时候还要自拍或他拍抖音，表达虔诚的香
火钱也是“扫描二维码”付款的，这样的场
景是绝对的现代。然而不管怎么现代，人
依然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依然只能求菩
萨祈祷“所愿成真”，这是与前现代共通的
个体命运。诗的最后说“为寺香染上世俗
而羞愧”，如果说老百姓的求佛里有世俗
的欲望，倒是不必羞愧的，因为每一代人
都会祈求更好的生活与命运，但如果佛寺
本身有过多敛财的欲望，那就真的是滚滚
红尘连庙宇了，如《今日的宝通寺》所写：

“敲木鱼者——身心不空∕藏着旧时衣裳
里的俗物”。总之，在文化古迹的描写中，
我们看到诗人“融合了古意与现当代”的
书写（《以晴川阁为背景的摄影》），恰切地
表现了二者“之间的对峙或疏离”（《梦时
代与宝通寺》），也或隐或现地表露了诗人
的价值观和批判性反思。

总之，作为现代公园诗的第一位专力
书写者，阿毛的想法和行动力都令人佩
服，很多公园的景观在她笔下如在目前，
也足足可见诗人阿毛对武汉的深挚感
情。我甚至想，把阿毛的一些诗句镌刻在
武汉的公园里，真正实现“让诗歌装点公
园”，或许是值得期待的。

□ 明建平

襄阳，中华腹地的山水名城，自古便
是商贾汇聚之地。南船北马，七省通衢的
独特区位，滋养出饮食文化南北兼蓄、东
西交融的鲜明底色。街头巷尾，热干面、
刀削面、拉面等八方风味争奇斗艳，但真
正镌刻在我味蕾记忆深处的，是这三碗面
——襄阳牛肉面、琚湾酸浆面和芝麻叶面
条。

前天上午，我和同事迎春从武汉参加
培训回到襄阳。出了襄阳东站，的哥问到
哪儿，我俩异口同声：“一桥头牛肉面馆！”

到了樊城一桥头陈家牛肉面馆前，迎
春大声吆喝：“老板，来两碗二两牛肉面，
两大碗黄酒！”“好咧！”老板迅速用右手抄
起圆锥形竹捞子，左手抓把拌好的碱面丢
进去，左晃晃右荡荡，迅捷提起，热气腾腾
地扣入大海碗里，接着往碗里码上七八块
牛肉、浇上一大勺红亮透辣的牛油汤。整
个动作行云流水，干净利落。

我俩接过面，各自撒上葱蒜、酸豇豆，
寻了张空桌，面对面坐下。满心欢喜地大
块吃肉，大口吃面，间或啜一口冰凉的黄
酒。鲜、香、麻、辣在口中交融炸裂，瞬间
将旅途的疲惫冲刷得一干二净。难怪航
天英雄聂海胜遨游太空时还念念不忘这
一口。2021年9月17日，他在即将返回
地球时说：“等回到地球后，我最想吃的还
是我们襄阳的牛杂面！”

如果说襄阳人过早主打的是襄阳牛
肉面，那么消夜时分，很多人则倾情于琚
湾酸浆面。

在襄阳，提到酸浆面，通常特指枣阳
琚湾酸浆面，距今已有三百多年历史。它
以地道土芹菜加配菜发酵三天制成浇头，
其味香而不腻，酸辣爽口，雅致绵长。相
传乾隆下江南时吃腻了珍馐美味，途经枣
阳，地方官员奉上琚家湾彭氏酸浆面，龙
颜大悦，御笔亲封“天下第一面”，彭氏遂
成酸浆面正统。2012年，琚湾酸浆面入
选“湖北省首届食文化名食”，列入湖北省
第四批非遗名录。

上周六下午，我和兄弟建辉、建强、建

兵一起打完乒乓球后，四人径直来到八一
路的琚湾酸浆面馆。建辉请客，他豪爽地
点了一盘卤牛肉、一盘卤烧鸡、一盘卤猪
蹄、一盘花生米，老板随后送了一提啤
酒。我们吃喝畅聊，好不惬意。不一会，
老板端上酸浆面，热气蒸腾，酸香扑鼻。
我递过一碗给建辉，他接过，吹散热气，先
尝一口面汤：“爽！”再夹起一筷子面条送
入口中细品：“嗯，美！”是啊，人生况味，有
时不过就在这一碗面的酸甜咸辣之中。

在襄阳乡下，还有一道好吃的面食
——芝麻叶面条，深受老百姓喜爱。

那年八月，我初到古驿镇余咀村担任脱
贫攻坚第一书记。驻村当天，村支书余书记
带着我们工作队员遍访贫困户，临近晚上，
便热情邀我们去他家吃碗芝麻叶面条。

在他家，余夫人双手捧出一大盆热气
腾腾的面条，放在茶几上。余书记操起长
筷，捞起一大筷子面条，在大海碗里装了
七八分满，然后用大汤勺舀了一勺汤浇到
面条上，最后精心挑拣些油亮的芝麻叶点
缀在碗边。动作老练，一气呵成。

我双手接了，沉甸甸的。把嘴凑到碗
边吹了吹热气，轻轻喝了一口黄莹莹的面
汤，有淡淡的苦涩，微微的土腥，阵阵的清
香。夹起一筷面条，轻轻一吸，顺滑筋道；
轻轻一嚼，唇齿溢香。我大口吃着，汗珠
像线一样从额头滚下，不一会将整碗面吃
得干干净净，感觉浑身舒坦，飘然若仙。

余书记介绍，这碗面条的魂儿，就在
这芝麻叶上。想做好它，一晒、二泡、三
洗、四炒、五合，五道工序，道道马虎不
得。他娓娓道来：“一晒，必得摊晒在洁净
的水泥地或稻场。万物生于土，不离土，
便晒不死心。二泡，做面前半天，将晒干
的芝麻叶浸入清水，让它吸饱水分，蜷曲
的叶片方能舒展如初。三洗，泡好后需反
复漂洗，否则叶间细沙难净。四炒，热油
爆香葱姜，倒入洗净的芝麻叶快炒几下即
起。五合，待面条煮开，将炒好的芝麻叶
轻铺其上，让它的土腥、青涩、清香与面
条、面汤彻底交融。”

一碗芝麻叶面条，俘虏了我的胃，更
温暖了我的心。

襄阳三碗面

捕捉公园里的诗意
——读阿毛诗集《公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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